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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为是普通人争取权利、自由和正义的一种方式，时常与非暴力包含

的道德伦理联系起来。但笔者在此撇开其道德伦理的含义，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现象，

开拓视角探讨其如何作为一种实用方法在解决冲突中起到的杠杆作用。 

	
� 非暴力行为的出发点是基于人们对权力持有这样的认识，即一个社会的权力

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中人民的认同和服从。  与此相反的流行看法是：权力从本质

上讲来源于敛财和施暴能力。然而，正如经济是一个生物圈的子系统，受到生物圈

法则的支配, 同理，看上去基于暴力和金钱的权力实际上属于数以千万计的芸芸众

生的行为和服从模式的亚系统。如果人们改变了效忠对象、行为方式和服从目标，

那么一个社会、乃至全世界范围将会失去权力平衡。简单说，如果人们拒不服从，

那么统治阶级或企业集团便无法实施统治。 

	
� 因此非暴力行为产生的力量依赖于民众作为集体改变其效忠对象、行为和服

从的方式。这种改变可以是巨大的，例如体现在如下事件中：印度争取独立运动、

美国民权运动和其他各种劳工斗争（包括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农业工人运

动）、1986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垮台、1988年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被推翻、

1980-9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2000年米罗塞维奇倒台、以及2004年乌克兰威

权制度的瓦解。而民众采取的改变有时也可以更微妙，例如人们只选择去本地人开

设的店铺购物、抵制某种产品、抑或是开拓其它替代性机制和经济系统。尽管方式

和 表 现 多 种 多 样 ， 非 暴 力 行 为 可 归 纳 为 三 种 ： “ 执 意 作 为 ” （ a c t s o f 

commission）：即人们执意去做那些料想不到、不为人认可或不被允许的事情；

“无为” (acts of omission)：即人们对那些料想之中、期待之中或被要求做的事

情置之不理；合二为一： 即上述两种皆有的行为。 

	
� 为了促进人们改变服从和行为的模式，首先必须明白人们原来持有的服从和

行为模式的原因。原因随社会不同而各异，但基于我与世界范围内基层活动分子和

组织者的工作经历，可以归纳为两种最常见的原因：其一，人们感觉无从选择； 

其二，人们对行动带来变化缺乏自信。众人忘却了其所在社会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正

是他们自己。毫无疑问，正统教育、企业集团、各级政府，以及媒体反复灌输这样

一种观点，即权力掌握在少数占据政府要职和企业集团总部的人手里，而财富和武

器（被他们垄断占有）才是权力的最终源泉。这种说教正好服务于这些人的目的。

然而，历来的成功非暴力运动却唤醒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基于一个共识

和行动战略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远比军队和金钱更有力量。任何当代基层运动要获

得成功就必须记住这个基本要点，并明确地提醒人民，他们才是力量源泉所在。 

更进一步说，成功的运动不只是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时透过设定明确、切实

可行的目标，记录并宣传已取得的胜利，彰显人民力量之所在。运动具体取得的胜

利可能是有限的，但其动员人民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举例说，美国民权运动在



1955-56年集中力量对付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种族隔离，1960年主攻

纳什维尔实施的餐厅种族隔离。1930－31年印度争取独立运动主要针对食盐专营

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迫使英国人作出让步。这些具体目标的完成相对于消除美国整个

南部的种族隔离或是实现印度独立等宏大目标来说看似微不足道，但其真正的影响

力是对运动本身起到的推动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向人们表明，他们的行动不容忽

视，他们有能力改变时局，从而导致运动在支持和动员方面获得剧增，并促使运动

走向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舞台。 

	
� 这些目标的取得并非只是因为美国民权运动或印度独立运动占据道德优势，

而是还因为得力于运动参与者的创造力、政情分析能力和艰苦踏实的努力。所有非

暴力运动的成功都是这样取得的。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这个事实，而想当然认为

非暴力主要是借助于公开抗议、利用民愤和道德原则，甚至于认为成功取决于领导

人的魅力，或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非也，并且也不要求人们必须秉持和平主义和

非暴力道义的理念。但必须指出的是，运动要在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人，制定一套完善的战略，并进行有效的宣传，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

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开展非暴力运动并没有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

要因地制宜。虽然各种斗争都有共同原则，例如权力来自认同和服从，但具体实施

起来在各个不同社会则要灵活处理，具有针对性。无论是公开抵抗，或是静悄悄改

变消费行为等，或兼而有之（绝大多数运动都制订有各种策略，以适合人们各种不

同程度的参与），所有这些都是朝着一个目标，那就是迫使顽固的对手做出让步。 

	
� 所幸的是，关于人们可以如何使用，以及历来使用过哪些形式的非暴力行动

来取得伟大成就方面，很多学术书籍以及研究和交流的成果都提供了信息。了解非

暴力行动具有的力量和潜力的人们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绝大多数新

闻报纸不刊登这些信息，政客们也不会讲这些。只有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基层组织者

和民间团体成员才真正了解这些道理。正是基层活动分子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权力

的源泉，才是社会变革的因子，而且结构性变革必然来自基层， 而非来自上层。

他们不会等待某人来领导他们，因为他们深知，大多数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是不会

咎由自取，来主动带领那些即不知情又无手段的群众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世

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探索非暴力行动（并结合其他包括诉诸投票、法制等传统的变革

方法）作为一种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实现当地社区的人权、自由、正义、透明，妇

女权利、土著民和少数民族权利，以及环境保护等。  尽管非暴力行动具体目标不

同，其前提条件却相同，即让人民大众真正认识到力量的含义。广泛宣传这个道理，

唤醒人民尽早认识自己的力量则是改变人类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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